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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pring marks the  rst season that Christie’s will  be welcoming our collectors and friends without any travel
restr ict ions imposed on them s ince the pandemic.  To celebrate this  happy occasion,  we are  very  pleased to
present everyone with a special  exhibit ion of  Buddhist  works of  art ,  and we hope these transcendental  works
will  bestow much benevolence and wellbeing upon everyone who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m.
 

The works here tell  the story of Buddhism’s transmission along the Chinese si lk road and various trade routes,
from India eastwar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ward to Mongolia and southward to Yunnan.  Buddhism isfrom India eastwar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ward to Mongolia and southward to Yunnan.  Buddhism is
unique amongst world religions in its inclusive nature, and often assimilate local beliefs into its theology, be it
Bon of Tibet,  Shamanism of Jurchen, Benzhuism of Yunnan or Daoism of China. These variations come together
to create a symphony that is  r ich and multifarious,  vibrating throughout Asia.  The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
for me are three very rare works, all made by cultur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ng court in China: the Dali Kingdom
Ksit igarbha,  the Xixia Bodhisattva on l ion and the Liao rel ic-holding Bodhisattva.  Although made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se three works display very different sensibiliti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uddhist theme, andsame time, these three works display very different sensibiliti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uddhist theme, and
are al l  masterpieces in their  own r ight.  Another jewel  of  the exhibit ion is  the small  but exquisite gi lt  bronze
Manjushri group from the Yuan Dynasty. Having been to the Cloud Terrace years ago, I remember how magni cent
the carvings were on the walls.  To see it in a miniature form is a revelation of another kind.
 

We hope our viewers will  be as enthralled as us by these beautiful works,  and that the wisdom light of Buddha
will  i l luminate the path ahead for each and every one.

  
                                                                                                                                                                   Ruben Lien
                                                                                                                                                                   Sprin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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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事已過去了， 

   未來不必預思量。

   只今只道只今句，

   梅子熟時梔子香。」 
 
                                    - 元 清洪禪師《山居詩》

梅子成熟與梔子花香的當下一刻，值得讓人細細品味。 梅子成熟與梔子花香的當下一刻，值得讓人細細品味。 
 
嘗以這批海外遺珍貮拾件，其中囊括各地域具代表歴史結點之造像及佛教美術作品，建構出一部以陸上及海上絲綢之
路的視角，看佛教藝術由印度傳播至中土，乃至東亞，貫穿上下一千多年之歷史演繹。其中包含了多件具有集高度學
術丶文物丶宗教丶美學丶歷史價值於一身的重要金銅佛造像。 

1950年左右即藏於美國紐約藏家的「北魏正始四年款 鎏金銅觀音立像」，除了珍貴紀年之外更在馬蹄座上有獨到的幾
何紋飾設計，正面舟形背光上極具立體効果的熊熊火焰紋，背後尚有精美陰刻，佛龕內的襌定坐佛笑容滿溢，帶有隸
意的樸雅書跡則極具時代氣息的魅力。 意的樸雅書跡則極具時代氣息的魅力。 

東北亞佛教的傳播，據史記載，於小獸林王在位第二年（公元372年）時，佛教始傳入高句麗。以長安為都的前秦，
派遣使者及僧侶，送來佛像，經文。高句麗（本源於中國境內，後擴展至朝鮮半島，國土橫跨今日中國東北及北韓大
部分與南韓北部）又將佛教傳入朝鮮半島的百濟與新羅。而公元552年百濟王遣使帶金銅佛丶經論及幡蓋等物入日本，
則是《日本書紀》記載上佛敎最早傳入日本之始。此展裡的「統一新羅時期 鎏金銅羅漢立像」見證了這段史實，曾由

有“西方最偉大中國文物藏家之一”美譽的瓊肯三世（Stephen Junkunc III）舊藏。

1954年曾在巴黎賽努維奇博物館（Cernuschi Museum）展覽的作品「唐時期渤海國 鎏金銅薩滿女神造像」點出了當時
高句麗滅亡的時代背景，其舊臣粟末靺鞨人崛起，所信仰的薩滿教還具有一定影響力，與佛教信仰並行。 高句麗滅亡的時代背景，其舊臣粟末靺鞨人崛起，所信仰的薩滿教還具有一定影響力，與佛教信仰並行。 

 
唐代的官造代表作，芝加哥重要藝術贊助人James and Marilynn Alsdorf的精彩舊藏「唐 鎏金銅狻猊出香」其姿態威風
八面，肌理分明，張口怒吼，其聲震耳欲聾般，有不可一世之姿。  

唐末五代十國至宋代，這段政權割據丶大小爭戰不斷的歴史，由一件大體量且雕塑感十足的「五代 鎏金銅文殊菩薩騎

立獅坐像」來述說。因為宋代銅料缺乏，民間不得私自買賣，故而此時的銅造像相當稀少且體量也偏小，如此碩大的
造像難得一見。有趣的是，此像附有舊時日本收藏簽，標示為唐時代。 

上世紀一直收藏在德國柏林的「西藏（極可能為吐番王朝）鎏金銅彌勒像」則代表了唐代中原王朝和西藏在政治、文上世紀一直收藏在德國柏林的「西藏（極可能為吐番王朝）鎏金銅彌勒像」則代表了唐代中原王朝和西藏在政治、文

化、信仰、經濟、貿易等方方面面千絲萬縷的關係。此類品種相當珍稀，在布達拉宮亦有幾件收藏。

「十～十一世紀 銅嵌銀眼紅唇佛立像」則是件西藏古格王朝或克什米爾的造像，收錄在施洛德（Urich Von Schroeder
）於1981年出版的INDO-TIBETAN BRONZE一書中，書中定年為克什米爾十一世紀，並標示為倫敦私人舊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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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一世紀  鎏金銅銀眼佛坐像」  是一件1997年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展出過的名
品，由Dr. Pradapditya Pal定為巴基斯坦或印度，而同年Orientation中另一位學者J. Siudmak則訂其為北印的喜馬偕爾
邦（Himachal Pradesh）作品。

「遼代 鎏金銅捧舍利菩薩坐像」出身於東京美術俱樂部成員的大行，家傳四代，入藏（於奈良倉庫）早於二戰之前，
其左捧佛陀聖物於砵中，右手作護衞狀於上方之手勢，為海內外舉世罕見；釋迦牟尼佛遺留麈世之印記再現世人眼前
，可謂「聖跡重光」。

神秘的西夏王朝，一直以來都是古絲路上的研究重點。本次展出的「西夏 金銅文殊菩薩乘獅像」，是件一直收藏在歐神秘的西夏王朝，一直以來都是古絲路上的研究重點。本次展出的「西夏 金銅文殊菩薩乘獅像」，是件一直收藏在歐
洲巴黎的海外遺珍，其稀罕之處除保存完好之外，更是件傳世品，身上保留多處原始的礦物彩。1986年出土於新華街
的七件金銅造像，轟動考古界，經過專家多年研究，定為西夏時期作品，並於1996年由中國國家一級文物鑒定組專家
確定為一級文物，其中三尊菩薩造像風格與此尊處處均可相互映照比對。

宋時佛香妙國之大理王朝的佛教造像，素來在佛教史上站有一席之地。此次展出三件不同題材的作品，來源皆出自於
歐洲，均具有高超的擬人化手法，自然流暢地刻劃出「大理  鎏金銅寶生如來佛」慈悲禪定智慧的面容；「大理  鎏金
銅地藏王菩薩」靜中有動，張口露齒，仿佛正發「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大願，有著捨我其誰的動人心魄氣概；與
「大理 鎏金銅阿嵯耶觀音立像」閑適安寧的面容，帶領衆生渡過生死劫難。「大理 鎏金銅阿嵯耶觀音立像」閑適安寧的面容，帶領衆生渡過生死劫難。

「元代  鎏金銅嵌寶石騎獅文殊菩薩及其眷屬化現六尊像」是目前僅見的一整舖完整的元大都文殊菩薩帶眷屬金銅造
像。相同的造像可見於北京昌平縣居庸關著名的元代過街式建築「雲台」上。其上精美的浮雕中，北方多聞天王胸上
之圓形護心鏡，就有造型高度雷同的騎獅文殊化現像，是此造像斷代的最佳佐證。

「明代   鎏金銅送子觀音立像」體量碩大，慈悲溫柔，予人很深的感動。為台灣著名鴻禧美術館舊藏，紐約購得，帶
有一古老的日本梧桐木大箱，顯見本流傳在東瀛。中國，日本，台灣，香港，歐洲，美國，這幾個地方都是中國佛教
藝術作品廣爲流傳之地，藏家們為佛教藝術的傳播構築了一條現代的新絲路。

追尋這些承載著數百年、逾千年堅定信仰高貴精神造像的歴程，遭遇許多意想不到的血淚故事與各種考驗，只能越挫追尋這些承載著數百年、逾千年堅定信仰高貴精神造像的歴程，遭遇許多意想不到的血淚故事與各種考驗，只能越挫
越勇，本身即是場壯麗史詩般的心靈之旅。

這批海外遺珍因緣際會，從世界各地回到了東方明珠之香港聚首，也透過種種奇妙的美善因緣再滙集一堂。感謝這一
路走來的遇見，每一位師長貴人好友的相知相惜與相助。非常榮幸地和業界頂尖的佳仕得團隊合作，盼望此次「梅熟

梔香」特展，帶給大家滿滿的正能量，並在藝術市場拋磚引玉，注入更多創意活力，以及在佛教美術史上帶來些許不
同的視角與思考。

Bessi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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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喜馬拉雅流域佛教相互交融影響

08：西藏 吐番王朝（618-842）鎏金銅彌勒佛坐像，（帶蠟封印，可能為西藏權貴收藏印）

09：克什米爾或西藏古格王朝 約十／十一世紀 黃銅嵌銀眼紅銅唇佛立像

10：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 十／十一世紀 銅嵌銀眼佛坐像 

五﹒探舍利信仰

11：遼代 鎏金銅捧舍利菩薩坐像

1212：宋／遼 局部鎏金花鳥紋長方聖物銀盒

六﹒絲路上的神秘古國

13：西夏王國 金銅文殊菩薩騎獅坐像 

14：西夏王國 黑水城風格 金銅九股人面金剛杵 

15：清 西夏碑拓 

七﹒南方絲路上的佛香妙國：大理國造像

16：大理 鎏金銅寶生如來坐像 

1717：大理 鎏金銅地藏王菩薩坐像帶閩公與道明和尚 

18：大理 鎏金銅阿嵯耶觀音立像

八﹒元代宮廷造像：元大都

19：元代 鎏金銅文殊菩薩帶眷屬群組像 

九﹒明代 南方 觀音信仰 （佛道合一）

20：明 鎏金銅送子觀音立像 
20：明

20：鎏金銅送子觀音立像

一﹒源起：東漢明帝 「夜夢金人」

歷史上，漢明帝感夢求法，作為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開始。另有漢哀帝元壽元年
（公元前二年）大日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秦景憲口授《浮屠經》，可見佛教
早就在公元前傳入中國。明帝感夢求法的故事，反映出佛教由西域傳入中國內地
，由漢代皇室的扶持下各種佛事活動，譯經丶寺塔建立等，這一切為佛教在中國
的深入發展，拉開了序幕。

中國最早有紀年的金銅佛造像，現為舊金山亞洲藝術館之五胡十六國後趙時期造中國最早有紀年的金銅佛造像，現為舊金山亞洲藝術館之五胡十六國後趙時期造
像（338 AD）。而無紀年的早期金銅造像則可追溯至東漢時期之青銅搖錢樹上的
佛形象。

01：五胡十六國之鎏金銅釋迦牟尼佛坐像；02：北魏時期之銅雕鋪首上，龍吻處
之羽人在此時受到佛教影響，漸漸與飛天形象融合；03：北魏鎏金銅持蓮觀音，
其背後正始四年（507 AD）銘文，書跡尚帶有隸意，詳實的文字內容紀錄當時製
作的歷史背景。 

二﹒東亞佛教的傳播：海上丶陸上絲路二﹒東亞佛教的傳播：海上丶陸上絲路

佛教發源自印度，歴經數百年的發展歷程始傳入中國，經過華夏文明的內化後逐漸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 

佛像在小獸林王（372 AD）佛教入高句麗（本源起於中國境內，後擴展至朝鮮半島的特殊地理位置。）

國土橫跨今日的中東北丶北韓丶南韓北部，三國均認為高句麗是自己本國的原始民族或地方政權傳播的。）以長安為
都的前秦苻堅，派遣使者及僧侶，送來了佛像，經文。此為佛教進入朝鮮半島之肇端。

據《日本書紀》記載，佛教最早傳至日本則是由位於朝鮮半島西南方的百濟王國，其王於公元552年遣使贈送金銅佛  
造像丶經論及幡蓋等物。

在中丶朝鮮半島三國時代（高句麗丶百濟丶新羅）而後統一新羅丶日本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國化佛教對二者影響深遠在中丶朝鮮半島三國時代（高句麗丶百濟丶新羅）而後統一新羅丶日本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國化佛教對二者影響深遠
。而後他們以其自身國情風俗民情為本，交流進化下創新了思想。佛教文化的啟發並不局限於宗教領域；在整個東亞
經濟丶建築丶繪畫丶美術丶工藝丶哲學丶文化風俗方方面面亦產生宏遠的影響。從東亞佛造像中可管窺這段精彩錯縱
複雜的歷史。 

04：統一新羅時期（676-935）鎏金銅迦葉尊者立像

05：「海東盛國」渤海國（698-926）極稀罕之薩滿教女神立像，帶有強烈濃厚地域神秘色彩

三﹒中原佛教鼎盛：佛教中國化

0606：唐代（618-907）鎏金銅狻猊出香（帶銘文，可能為遼時期官方花押）

07：五代（907-960）／宋 （907-1127）鎏金銅文殊菩薩騎獅像

01：五胡十六國 

01：鎏金銅釋迦牟尼佛坐像

76





五胡十六國 鎏金銅釋迦牟尼佛坐像
高8.2公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eated Sakyamuni 

Sixteen Kingdoms (304-439 AD)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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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 鎏金銅透雕饕餮鋪首
寬11.7公分

A Gilt-Bronze Taotie Mask-Form Fitting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534 AD)

02

13



北魏正始四年 鎏金銅持蓮觀音立像 
高18.3公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Northern Wei Dynasty, 4th year of Zhengshi (507 AD)

03

14



統一新羅時期 鎏金銅迦葉尊者立像 
高11.4公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Monk Kasyapa
Korea, Uniied Silla Dynasty (676-935 AD)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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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國 薩滿教青銅女神像 
高15公分

A Bronze Repousse Figure of a Shaman Goddess 

Balthasar Kingdom (698-926 AD)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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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鎏金銅狻猊出香 
高10.7公分

A Gilt-Bronze Lion-Form Censer Cover

Tang Dynasty (618-907 AD)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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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 漆金銅文殊菩薩騎獅像 
高44.5公分

A Gilt-Lacquered 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on Lion 
Five Dynasty-Song Dynasty (10-13th C.)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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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吐番王朝 鎏金銅彌勒佛坐像
高11.4公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eated Maitreya 
Tang Dynasty / Tubo Kingdom (618-1279 AD)

08

25



克什米爾或西藏古格王朝 10-11世紀 
銅嵌銀眼紅銅唇釋迦牟尼佛立像 
高19公分

A Silver and Copp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hakyamuni 

Kashmir or Western Tibet (10-11th C.)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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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喜馬偕爾邦/克什米爾 10-11世紀
銅嵌銀釋迦牟尼佛坐像 
高18.4公分

A Silv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hakyamuni 

North India Himachal or Kashmir (10-11th 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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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 鎏金銅捧舍利菩薩坐像 
高14.1公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Bodhisattva Holding A Sharira

Liao Dynasty (907-1125 A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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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或遼代 局部鎏金花鳥紋長方銀蓋盒 
寬16.1公分

A Parcel-Gilt Silver Rectangular Reliquary and Cover
Song or Liao Dynast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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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 金銅文殊菩薩騎獅像 
高31公分

A Gold-Painted Bronze Figure of Manjusri on a Lion 

Xixia Kingdom (1038-1227 A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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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 鎏金銅九股人面金剛杵
高17公分

A Gilt-Bronze Nine-Pointed Vajra 

Xixia Kingdom (1038-1227 A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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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碑拓
高260公分

A Rubbing of the Huguo Temple Stone Stele 
Qing Dynast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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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國 鎏金銅寶生佛坐像
高24.5公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eated Ratnasambhava 
Dali Kingdom (937-1253 A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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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國 鎏金銅地藏菩薩坐像
高26.7公分

A Gilt-Bronze  gure of seated Ksitigarbha 

Dali Kingdom (937-1253 A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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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less to say, I am particularly

 enchanted with the sculpture from 

 the Yunnan, of which the Kshitigrabha 

 is a topper. It has an ethereal serenity 

 that is most appealing.”

                            By Dr. Pradapditya Pal



大理國 阿嵯耶觀音立像
高22.8公分

A Gilt-Bronze Standing Figure of Acuoye Guanyin 

Dali Kingdom (937-1253 AD)

18

57



元代 鎏金銅嵌寶騎獅文殊菩薩及其眷屬化現六尊像
高12公分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Sitting on a Lion Accompanied 
by his Attendants
Yuan Dynasty (1271-1368 A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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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鎏金銅送子觀音立像 
高91.5公分

A Large Gilt-Lacquer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and Child 

Ming Dynasty (16-17th 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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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mes and Marilynn Alsdorf Collection, Chicago,
acquired prior to 1970.

Literature：

Chinese 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James W. and Marilynn Alsdorf,
The Arts Club of Chicago, Chicago.

Exhibited：

The Arts Club of Chicago, Chinese 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The Arts Club of Chicago, Chinese 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James W. and Marilynn Alsdorf, 21 September to 13 November 1970,
Chicago

3    北魏正始四年 鎏金銅持蓮觀音立像
       高18.3公分

菩薩立於一舟型的火焰大背光前，雙腳佇立於梯型四方
座上，座上方為一圈覆蓮花瓣，座面綴有罕見的幾何網
格圖樣，每小單位加以魚子紋裝飾。格圖樣，每小單位加以魚子紋裝飾。

主尊身著飄逸長袍，右手於胸前輕摘一蓮莖，左手則自
然垂墜於腿側。其面容童稚純真，髮髻上環繞層層光暈
，並飾有輻射狀的蓮花瓣。最外圍則為立體感強烈的旋
轉火焰一直延伸至舟型的尖端。

背面刻飾有一座精美佛龕，內有一結全跏趺之坐佛，佛
面笑容可掬，其身後帶頭光及雙層桃型大背光。後方台
座上有尚帶隸意之書跡銘文。座上有尚帶隸意之書跡銘文。

銘文：正始四年正月廿十日羊伯孫夫婦眷屬造像一佢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迄今2000餘年中，佛教藝術是其發
展的重要載體，然歷經“三武一宗”的四次滅法運動，
使五代之前的佛教藝術遭受重創，其中金銅造像更是被
大量重新熔鑄改做他用。此一影響在今日之藝術市場上
亦可窺見一斑。五代之前金銅造像的數量相較其他任何
一種收藏品類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北魏時期作為佛教一種收藏品類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北魏時期作為佛教
藝術發展的第一座高峰，對於佛教藝術收藏來說，其造
像可謂溯本求源，但今日所能見之精品佳作更是鳳毛麟
角。而這尊北魏觀音像便是一件極具代表性的難得遺珍
。

                                                      北京粟藏樓主人 
                                                                   張乃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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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mall but  nely cast  gure depicts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seated in the Ketumati Pure Land. In contrast to images
of Shakyamuni Buddha, who is typically represented seated in 
the meditative dhyanasana with legs crossed, Maitreya in this
guise is usually shown seated on a low throne with his legs
pendent, in this case with his feet resting on lotus blossoms.
Some images of Maitreya depict him in his bodhisattva form,Some images of Maitreya depict him in his bodhisattva form,
dressed in the garb of a prince with ornate jewelry and an
elaborate crown; the present image portrays him as a buddha,
with a simple but enveloping sanghati and the prominent cranial
protuberance or ushnisha visible on the top of his head. The
aforementioned iconographic signi ers indicate this image
depicts Maitreya after he has attained buddhahood and as such
has taken his place as earth’s next spiritual savior.has taken his place as earth’s next spiritual savior.

According to Mahayana Buddhist tradition, Maitreya currently
resides as a bodhisattva in the Tushita Heaven, helping to guide
disciples to enlightenment. At a moment when the teachings of
the present buddha, that is the historical Buddha Shakyamuni,
are forgotten on earth, Maitreya will descend from the Tushita
Heaven to be born again and attain buddhahood and preside
over the Pure Land of Ketumati. The salvation-like nature of hisover the Pure Land of Ketumati. The salvation-like nature of his 
destined Pure Land, and the promise of a reinvigoration of Buddhist
principles, meant worship of Maitreya was incredibly popular
throughout history, especially in times of strife. In China, the
tumult of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with internecine warfare
and dynastic turnover, meant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suffering
populace, Maitreya becam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before.
Indeed, several historical  gures were said to have claimed theIndeed, several historical  gures were said to have claimed the
mantle of Maitreya, promising to usher in periods of stability and
rebirth, including Wu Zetian, the empress regent of the Wu Zhou
interregnum (CE 690-705). It is no surprise, therefore, to see images
of Maitreya represented almost as commonly as  gures of
Shakyamuni Buddha during the Sui (CE 581-618) and Tang
(CE 618-907) dynasties.

The small size of the present work indicates that this was likelyThe small size of the present work indicates that this was likely
part of a household or traveler’s shrine for personal worship. A
few elements indicate that this work, despite being cast in China,
ended up in Tibet: the hair has been applied with blue pigments,
a tradition only found in the Tibetan context, and a small, attached
wax seal bearing an inscription in Tibetan seal-script is attached
to the foot with string. Tibetan lamas (teachers) and dignitaries
often collected ancient Buddhist sculpture, paintings, and ritualoften collected ancient Buddhist sculpture, paintings, and ritual
items, and would sometimes affix their personal seal as a ‘collection
stamp’. Compare the present sculpture with a similarly-size gilt-
bronze  gure of Maitreya, almost certainly cast in Tang China

example is distinguished by being cast in bronze and lavishly
 re-gilded. The bronze casting technique allowed the artisans
an unmatched level of precision in modeling, resulting in a lion
with an almost preternatural degree of musculature. The powerful
front left paw rests on a brocade ball, which appears compressed
by the weight of the limb, and the detailed face, with its curly
mane of hair, is centered by its gaping maw. The open mouthmane of hair, is centered by its gaping maw. The open mouth
and hollow nature of the bronze invite speculation that this
once possibly served as the lid to a censer, and certainly
comparable examples exist in other media, such as a Northern
Song molded Yaozhou celadon  gure of a lion from J.J. Lally &
Co. offere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3 March 2023, lot 856. A small
incised mark reading guan yao (official kiln) on the rim of the base
remains enigmatic.remains enigmatic.

                                                                            Specialist, Head of Sal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at Christie's
                                                                                                 Tristan Bruck

Provenience：
David Newman, London, 13 February 1975.
The James and Marilynn Alsdorf Collection, Chicago.

7    7    五代-宋 漆金銅文殊菩薩騎獅像
       高44.5公分

佛典中，文殊菩薩是智慧的化身，以大智慧為本願，以慧行
斷無明之根，故被稱為大智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常示仗劍馭獅之相：菩薩梳高髻頭戴鏤空山型高寶
冠，冠上中心位置有一坐佛結跏趺坐居中，外緣並飾以卷草
紋。菩薩梳理六股整齊的瀏海，細細髮絲根根分明，上耳邊
帶有弧型鬢角，略長耳垂上裝飾有圓型花紋耳釘，面容半帶帶有弧型鬢角，略長耳垂上裝飾有圓型花紋耳釘，面容半帶
笑意，彎眉細目高鼻小口，右手原執金剛王寶劍或如意（此
處可能是因為分鑄之故，已逸失）菩薩半跏趺坐於一朵綻開
之葵形大蓮花上。

文殊騎獅像製作精美，保存完整，體量較大，實屬罕見。菩
薩表情安詳，坐騎威猛馴順。作為華嚴三聖盧舍那佛的脅侍
菩薩，這尊文殊騎獅像可視作五代兩宋時期江南地區金銅造
像的典型代表，其藝術風格與杭州吳越國時期、宋代四川地像的典型代表，其藝術風格與杭州吳越國時期、宋代四川地
區摩崖龕像多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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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頂五層卷雲高髻，數種華麗的卷草造型髮飾裝點其中， 
前額瀏海之後兩側各有不完全對稱的繒帶，各繫上二只花結
裝飾從頭於肩上垂落於上臂。頭後絲絲髪絲中分為二，梳理
齊整。

菩薩袒胸配戴纓絡，披掛在左肩上的天衣有多層次的褶皺並
在背後繫上了絲帶，打上了一個完美花結；上小下略大。袒
露的上身可見其胸腹之間的優美起伏，具有契丹民族雄健的露的上身可見其胸腹之間的優美起伏，具有契丹民族雄健的
審美。

長裙層層交疊自然流瀉至大蓮座之上，形成的皺折相當寫實
。背後蓮座之上有二小孔，應為原來背光插梢之用，今已佚
失。蓮花座底連接有一五層八角形柱型臺托，在第二層的八
角面做出講究的弧面設計，而第四層束腰有八個連珠柱子，
相當華美。

菩薩的手勢則前所未見，十指輕柔卻似有神力，左手輕置於菩薩的手勢則前所未見，十指輕柔卻似有神力，左手輕置於
右腳掌上，捧著一砵，砵中有一聖物，右手則懸空在所護持
物之上。兩手之間的空間似乎蘊藏了不可知的神秘磁場及能
量，守衛著神聖寶貴的舍利子。

菩薩所捧之舍利和內蒙古遼上京博物館於2010 年發現之48顆
（佛）舍利子如出一轍。《大藏經》中有載藏有佛祖真身舍
利的塔中有遼州臨潢塔，若北塔為當時之臨潢塔，則內蒙古
遼上京這些由北塔出土的舍利子即為「佛祖真身舍利」。遼上京這些由北塔出土的舍利子即為「佛祖真身舍利」。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了著名的國之重寶：唐代銀胎鎏
金捧真身菩薩，菩薩高髻，頭戴珍珠佛化冠，裸胸披帛雙臂
著釧，下著羊腸大裙，全身披珍珠瓔珞，雙眼凝視前方，屈
左腿而右腿則跪於蓮花之上。雙手敬呈置發願文於荷葉形托
盤之上。

1994年山東汶上在修繕文物北宋時期古建太子靈踪塔時，意
外發現地宮入口，進而發現了金棺丶銀槨丶佛牙舍利丶跪式外發現地宮入口，進而發現了金棺丶銀槨丶佛牙舍利丶跪式
捧真身菩薩等佛教聖物。雙膝跪姿捧真身菩薩像為中國境內
唯一發現：鐵胎泥塑，原施彩釉。通高50釐米（座20釐米）
， 造像形象逼真，威儀禮敬如律如法。

菩薩高束髮髻，軀體微躬，雙手於胸前呈恭捧狀，雙膝跪於
蓮台上。佛教界稱為：「捧真身菩薩」意指雙手捧著裝在盒
子裡佛牙。

遼代吸收渤海國丶五代丶西夏及西域各文化，融入自身遊牧遼代吸收渤海國丶五代丶西夏及西域各文化，融入自身遊牧
民族特性中。遼代個人施財興建舍利塔供養舍利，非一般信
衆能成。

著名個人舍利供養人如遼興宗皇帝生母章聖皇太后，於遼興
宗重熙十八年（1049）的《慶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即見
：“南閻浮提大契丹國章聖皇太后特建釋迦佛舍利塔....並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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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或日本十三丶十四世紀前之寺廟或佛塔供奉之木雕像（
如平安時代岩手中尊寺的騎獅文殊五尊像丶東京國立博物館
藏之文永十年的騎獅文殊五尊雕像及鐮倉時代日本奈良招提
寺的文殊五尊像等）；佛畫，石窟壁畫或泥塑像（唐代五台
山大佛寺丶南禪寺大殿騎獅文殊塑像丶榆林窟第三窟騎獅文
殊圖“騎獅文殊化”以及榆林第二窟佛壇西夏時期的騎獅文
殊菩薩塑像等）；亦或在世界幾所博物館藏的敦煌經卷中略殊菩薩塑像等）；亦或在世界幾所博物館藏的敦煌經卷中略
有所見。 

本尊金銅造像是此題材目前僅見的一例銅造像，體積雖小但
造像精緻細膩，布局創新巧妙，在極有限的空間上展現了一
整舖文殊騎獅化六尊現像；穿梭其間飄曳靈動的祥雲，連貫
全局；覆蓮臺座上下緣的連珠紋，個頭極小，卻尺寸均一，
粒粒分明，足見匠人功力。鎏金金色飽滿純度極高，顯示出
非凡的製作背景，並暗示主人尊貴的身份。漢藏式的風格，非凡的製作背景，並暗示主人尊貴的身份。漢藏式的風格，
受到尼泊爾影響下以寶石鑲嵌增添華麗，再再顯示其與元代
皇室的關聯性，其作者極有可能是八思巴延請之尼泊爾工藝
大師阿尼哥。

在元代著名的軍事要地「居庸關」，其建築型式採取藏式的
過街式塔，券門高大，六邊形門頂刻有大鵬金翅鳥及龍王像
，券門洞頂的兩頭，各浮雕一天王，四角則浮雕四大天王像
。此塔採用梵文丶藏文丶八思巴文丶回鶻文丶西夏王丶漢文。此塔採用梵文丶藏文丶八思巴文丶回鶻文丶西夏王丶漢文
等六種文字，刻《佛說陀羅尼經》《如事心經》及《造塔功
德記》。有“至正五歲次乙酉九月吉日，西蜀成都寶積寺僧
德成書＂的題記。

其中在北方多聞天王像的胸前，圓形護心鏡上刻有騎獅文殊
化現五尊像（見附圖）﹔造型幾乎與本尊雷同，唯本金銅群
組造像在左下方多了一位天王造像（有可能為多聞天，正與
居庸關北方天王相呼應，亦可與榆林第二窟佛壇之西夏時期居庸關北方天王相呼應，亦可與榆林第二窟佛壇之西夏時期
騎獅文殊塑像組比對。）

文殊菩薩是佛教經典和佛教美術中重要的尊神之一，是諸佛
智慧的象徵，諸菩薩中的上首，在經典中常為機敏善辯的說
法者。

由於文殊菩薩在佛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佛教美術中
逐漸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文殊形象與組合。其中，有一種騎獅
的文殊像，以于闐國王為馭獅者，也被稱為“新樣文殊”（的文殊像，以于闐國王為馭獅者，也被稱為“新樣文殊”（
此名稱來自敦煌壁畫題記）。這種文殊從唐代開始出現，與
五臺山信仰關係密切，隨著五臺山文殊信仰的興盛流傳到各
地，並逐漸形成了五尊的固定形式，即文殊菩薩、佛陀波利
、善財童子、大聖老人、於闐國王這五尊的組合。以文殊菩
薩為中心的五尊形式，在五代至西夏的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均
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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